
通識教育理念 

單維彰 2016 年 7 月 8 日 

本人是一名「專業學系」的教師，先後主聘於數學系和師資培育中心，在許多人

的心目中並不屬於「通識」學門。然而，我認為「通識」本來就不是「獨立」的

學門，它本來就該是各行各業的專業知識與生活和文化融合的結果。所以，通識

教師本來就該是來自於各行各業有志於「教育」的學者專家。 

        但以上看法絕不是說「通識」並非專業，並非任何課程都能自稱通識，也不

是任何教師都能自命具有通識教育的能力。通識教育確實需要成為教育之中的一

種專業分支，就像語文教育、數學教育、科學教育、健康教育那樣。但是，在現

行大學院系的分科體制下，通識教育的專業發展令人無奈，就連它的存在都令人

擔心了。 

        在院系的結構之下，大學已經不從事「教育」很久了。連帶地，高中也幾乎

不「教育」學生了。我認為高中和大學所從事的，是「訓練」而非「教育」。高

中訓練學生考大學，而大學訓練學生成為自己的學徒、助手、接班人；社會上也

有不小的聲音，認為大學應該為各行各業訓練立即可用的新血，而學生也認為他

們該從大學獲得一技之長。這些工作，我要稱之為訓練，而非教育。訓練當然是

必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但它終究不是教育。什麼是教育呢？我認為 

所謂教育，就是通識教育。 

以下，我利用寫在「教育部第七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候選人資料表」裡面

的部分內容，作為上述抽象理念的一份具體說明。該文件的寫作日期是 2016 年

3 月 27 日，當時我在中央大學有年資 25 年的資歷。 

曾開設通識課程之學期數總計 

1. 自 86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開設通識課程 
2. 迄今曾有 18 學期開設通識課程，五年之前曾開設「文學院微積分」、「英文與

數學閱讀—愛麗絲夢遊仙境」、「網路多媒體創作」 

通識教育相關經歷與成就 

單維彰熱愛通識教育，在中央大學服務的第 7 年就開始投入通識教育，設計多

種創新的通識課程。他的通識教育經歷，多數屬於教學類，包含課程與教材的

研究發展，以及教學活動的實施。下一節將要分享本次參選的代表作：「文化

脈絡中的數學」課程，而本節先介紹他在通識教育上的服務工作。 

    單維彰在 100—103 學年間，擔任高教司「桃竹苗區域教學資源整合計畫」

設在中央大學的辦公室主任。在這段服務工作裡，他在區域內促成通識教育資

源的分享，也跨區協助「臺灣通識網」和「夏季學院」深入桃竹苗各大學，並

促成區內的優質通識課程加入這兩項方案。例如，他將中原大學的建築、景觀、

社區營造和參與式設計的師資群，邀至中央大學，創設「人、空間與建築」通



識課程；這門課不但貢獻了授課影片給「臺灣通識網」，還持續分享給長庚大

學（105 學年可望回到中央大學）。他也將中央大學的地球科學師資群，分享

到元智大學，開設了「認識地球」通識課程。他利用跨校選課的獎勵方案，促

成玄奘大學將琉璃藝術的創作課程分享給清華大學的學生。此外，在他和同仁

們的努力協調之下，經由「夏季學院」推出了國立體育大學、新竹教育大學和

玄奘大學的優質通識課程，這些課程後來大多參與了資科司的磨課師計畫，更

加增添了通識教育的資源。 

    除了有形課程以外，單維彰也透過區域辦公室促成潛在的通識課程。他的

理念之一是：教學資源的分享不是單向的從頂大到教卓到其他大學，例如聯合

大學和新竹教育大學的藝術與設計領域，就可以彌補交通大學和清華大學校園

裡缺乏的藝美氛圍，而「藝美列車」就在這個理念之下啟動了。這項方案的核

心價值，是讓雙方的學生透過作品而直接交流。 

    單維彰也投身於終身學習的社會服務。除了在各種場合（例如扶輪社與獅

子會，或者從敦化國小到台大電機博士班的各級教室）分享數學的通識話題以

外，比較特殊的經歷，是他從民國 85 年 9 月到民國 92 年底，應漢聲廣播電台

梅少文小姐之邀，主講每週一小時的「生活掃瞄」節目，在空中說談數學與生

活、文明、文化的話題。因為漢聲電台（當年）的廣播功率，使得聽眾遠及重

慶和琉球。 

民國 95 年至 102 年間，他為《科學月刊》撰寫「數、生活與學習」專欄，

為該刊物開創定期的數學通識專欄，而後引出其他的數學專欄。林孝信先生罹

病之前三個月，恰好造訪中央大學，曾當面勉勵，稱那些專欄文章是他心目中

「最」優秀的數學科普。這是單維彰心中「最」感激的嘉勉。 

    最後一項單維彰引以為榮的經歷，是他為故宮博物院「艾雪的魔幻世界」畫

展 (2014/02/27—06/02) 撰寫導覽文〈艾雪的心靈版畫〉。故宮博物院馮明珠院長

在開幕致詞時，還特別指出這是故宮史上頭一回與「數學界」合作。感謝馮院長

接受了他推薦的「艾雪」譯名，而不採用更常見的「艾薛爾」。 

通識教育理念、教學心得與建言 

所謂通識的「通」至少含有「融通」的意涵。單維彰非常認同中央大學「核心

通識」的理念：每個學院都有責任提供通識課程，將自己的專業知識以通識的

精神重新組織，提供給本科以外的學生。既然要成為一門學校的課程，由一名

教師授課，這名教師就該負起一定的責任，為學生準備已經適度融通過的教材，

在設計好的環境裡，陪伴學生一起成長。 

單維彰期許自己成為一名融通的通識教師，有計畫地從自己的專業（數學）

出發，廣泛學習文化、科技、社會、法律、語言、建築、音樂、美術等等人類

共同的資產，融入其通識教材。早年開設的「文學院微積分」和「英文與數學

閱讀」通識課，展現他初步的企圖和努力。 

    如今，他的主要通識課程「文化脈絡中的數學」是代表中央大學理學院提

供的一門「核心通識」，這個學期 (104-2) 正好第 10 次開課。早年累積的素材，



如今沈澱成一篇講題。例如前段提及的兩門課，分別濃縮成〈微積分的意義與

價值〉和〈Lewis Carroll 及他的創作〉兩篇講題。另一門早年的課「網路多媒

體創作」則留下了〈數學觸發的視覺藝術〉，而最近規劃的「人、空間與建築」

則將要轉換成一篇〈建築—凝固的數學〉。 

    「文化脈絡中的數學」裡面的每一篇講題，都是單維彰投入至少兩年時間，

親自去學習與融通之後，凝結出來的成果。如此素材的累積，不僅使得他的材

料豐裕，可以回應課堂中或者學生在筆記、作業裡提出的臨時狀況，也因為經

驗的累積使得他面對不同聽眾時，總能游刃有餘地隨時調整內容， 

可以坦誠地說，單維彰事實上是將通識當作他自己的專業來做。在一所講

究專門化的學術環境裡，他真心感激同事們的包容，讓他能夠自顧自地朝著融

通的方向發展。 

有人說「臺灣的學生都經過了 12 年的數學教育，到了大學何必再修通識

的數學？」的確，大多數高中畢業生已經被灌輸了超過他一生所須的數學；但

是通常僅「知」而不「識」，未能建立素養。如何將知道內化成認識，將來還

能辨識運用的契機，並選擇最適合的數學當作模型？途徑之一就是從文化的脈

絡裡，去重新認識已經知道的數學。所以這門課的重點不在於知識的傳遞，而

在於連結與啟發。非常多學生分享了在這門課裡的感動，不但讓他們重新認識

數學，更重要的是重新發現學習的樂趣，而且廣泛地觸動了關於各種日常事物

之價值與意義的思考。 

也有人說「不懂數學而談數學的文化影響，將是泛泛之文化賞析之談。」

單維彰完全贊同這個觀點，他也認為必須真的懂才能真的欣賞（這個觀點可能

也適用於所有形式的藝術）。然則，這門通識課所佔的優勢，恰是前一段指出

的事實：學生已經被灌輸了相當多的「硬」數學，成為我們將之轉化成認識與

賞識的結實基礎。除了少部分的微積分需求之外，本課程完全建立在高中數學

的基礎上，而文學院以外的大學生，屆時也已經學到了微積分。 

單維彰在通識課裡採取「課堂筆記」措施，請學生在課堂內隨筆紀錄，下

課繳回，師生藉此搭起溝通的橋樑。教師每週挑選幾段筆記，掃瞄留存並在下

次授課時公開回應與分享。這不但使得教室氣氛愉快，學生興致高昂，更可貴

的是，經由學生在筆記裡再回應教師的分享，班級經常發展出他們共同關心的

子課題；諸如「平行時空」，「民主是什麼」，「為什麼要有國民義務教育」等等。

運用學生自己的文字，導引出一個共同話題，是候選人在他的通識課裡發展出

來的藝術。 

「文化脈絡中的數學」的作業佈題也煞費教師的心機。每一篇講題都搭配

一份作業，每份作業的五道題目都涵蓋事實擷取、資訊整理和批判論述三種層

次，而且份量符合學生為通識課投入心力的「比例原則」。正常而言，一份作

業可在一頁 (A4) 以內寫完，但是當學生的熱情爆炸，有人會寫七頁的輕小說、

有人寫幾百行程式去做一個數學實驗，只為回答其中一道題目。 

從學生的反饋中，可以確信筆記和作業都獲得了預期的效果。 


